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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推广日报”的覃思、昌言与求索
施　 欣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25)

　 　 摘　 要:晚清以来,深具家国情怀的报刊知识分子成为思想先导和时代先锋,强调“睁眼看世界”的报人

群体必须深念国忧、心系民瘼,主张“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先进报刊必须担荷先觉之责、履践前

驱之能:“新”国家必自“新”国民起,造育新民为振刷国家、荡涤民族之先决条件,化育民智、启迪民氓为改良

鼎新之当务之急;唤醒迷梦、追求光明、蔚成舆论、匡辅当世,“先觉觉后觉者”的报人厕身其中、与有任焉;设
报达聪、去塞求通、清除时弊、消弭外患是户牖民众、启蒙民人的不二法门;推广日报、普及新知、灌输理念、
传通天下是拯济吾民、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亟宜推广日报;报刊知识分子;先觉之责;家国情怀;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韬奋基金会年度规划课题“韬奋精神与近现代出版史研究”(TF2025100)

作者简介:施欣(1984—　 ),江西宜春人,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

代新闻出版史。

　 　 考镜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可知,近代报刊是

近世文明进步之结晶体、文化昌明之晋升梯,但是,
“古代报刊因不具备适宜的生存环境与充分的进化

条件而无法向近代报刊演进” [1] ;也就是说,古代中

国并不具备独立生发出近代报刊的土壤和气候。 近

代报刊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将其

偷偷摸摸地“带到”中国,而且这样的新生事物传入

中国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艰辛与崎岖,当
年的传教士甚至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如英国人马

礼逊每次外出“授课” 时随身携带毒药和草鞋。 草

鞋方便逃跑,毒药方便逃不脱时自我了结)。 近代

报刊的中国化、本土化、大众化、普及化是一个渐进

的历史过程,其发展之途并非径情直遂而是遭遇诸

多磨砺,隐藏在它背后的报人群体兼有传统文化的

烙印和近代人文的痕迹。
彼时,报刊无疑是传播先进文明与发达科技的

最佳手段与最优方式,犹如今天的互联网、手机、多
媒体一样具有无与伦比且“难以抗拒”的思想文化

传播力、到达率、渗透面、影响力;报刊知识分子在其

中无疑扮演着先知者的角色、承荷着先觉者的职责,
他们必须时刻走在社会前列、时代前茅并引领社会、
引导民众,不仅要向昏昏欲睡、酣然入梦的广大民众

发出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的呐喊与警醒,更要向“垂

垂老矣”的国家敲响抵御外侮、强我华夏的一声声

警钟,担负作为公共舆论空间先导与先进文化代表

所承担的社会监测及预警功能。

一、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提出

“亟宜推广日报”观点

　 　 近代以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巨大的民族

灾难,保国保种、救亡图存一度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

政治任务和努力方向,进而转变为一场又一场紧迫

的全民行动,从变法维新、到政治改良、再到民主革

命,以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于列强竞争之

世,改变“吾国”日益式微的国际地位、日益沉沦的

国家形象,同时挽回日渐损害的民族尊严、日渐斵丧

的人民权益。 当时,复兴国家、振兴民族、挣脱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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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爪牙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开眼看世界的报刊

知识分子、士大夫、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一致的政

治诉求与改革愿景。
曾经“老大”的中国———过去遥遥领先、一枝独

秀的华夏文化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创
造出了令亿万国人无比骄傲与自豪的 “ 煌煌盛

世”———辉煌与灿烂的世界强国。 所形成的“中华

文化圈”“儒学文化圈”不仅在世界历史上引领了世

界文明、全球文化的前进方向及发展趋势,而且至今

依然具有文化思想、政治外交、军事战略、国际贸易

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力,这种特殊且显著的影响力或

隐或现、或明或暗,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作为全世

界令人神往的“东方巨龙”,无论是经济上(占全球

GDP40% 左右), 还是政治上 ( 万邦来朝、 四夷宾

服),抑或是文化上(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代中

国当之无愧堪称“世界的中心”。 但是,鸦片战争失

败后,西方“不速之客”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深

闭固拒”已久的中国大门,列强争先恐后、明火执仗

地闯入了自给自足、独立行使主权的清帝国。 国外

各路强盗的纷纷闯入、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令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清王朝

走到了山穷水尽、摇摇欲坠的地步,可谓内忧外患的

多事之秋、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有识之士一针见

血地指出,“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

发。 瓜分豆剖,渐露机牙。” [2] 习近平总书记概况性

地指出,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践踏与蹂躏,“使

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3] 。 然而不幸的

是,面对国难日蹙、时政堪虞和人民沦胥、神州陆沉

的困顿与窘境,曾经长期领跑世界、独领风骚并创造

出“令西方社会望尘莫及” [4] 先进文明的东方大国,
却仍然在“天朝上国” 的“迷雾” 之间、在“万国朝

贡”的“虚妄”之中不愿意、也不想醒来,继续骄矜自

负、颟顸蒙蔽,继续坐井观天、夏虫语冰。
晚清时期,末代帝国已在各个方面全面落后于

西方资产阶级新兴国家,反观西方列强却凭借工业

革命产生的巨大能量发生了狂飙式的发展。 泱泱大

国的滑落无声无息、衰微一夕之间,清廷朝野上下

(官方或民间) 对此却依旧酣睡入梦、昧于世界大

势,反倒处处显示出狂妄骄矜和盲目自大。 回眸百

年沉沦屈辱史,向人们展示了这么一幅真实图景:昏
睡沉沉、骄傲满满的封建中国哑然失色、每况愈

下———社会停滞不前、经济凋零窳败、政治腐朽堕落

以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均一片

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它像极了蜗牛蜿蜒摸索、老牛

疲惫前行,犹如昏灯黯淡无光、房屋年久失修,貌似

庞大的帝国其“崩溃” 或在一瞬之间。 传统读书人

只知耗费心血走“科举仕进”的老路,封建士大夫也

矮化变身为皇帝的家臣或奴才,乾嘉学派则只顾埋

首“故纸堆” (如考据学) 以避“文字狱” 的灾祸,中
国近代历史的衍变与演进似乎按下了“周期律”和

“循环律” 的播放键。 对此,外国评论家深刻分析

说,如果不是靠着“还算过得去” 的船长掌舵与引

航,中国这艘巨轮很可能会触礁、被海浪击打得粉身

碎骨。
在“落后就要挨打”血淋淋的教训中,幡然醒悟

的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良家尤其是报刊知识

分子,不约而同地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思考他们先进的原因、发达的缘故进而

看到和承认差距,从起初学习他们的机械、器具、技
术、设备等“浅层”内容,再到深入学习他们的报刊、
法律、议院、教育等“深层” 东西。 随着中国知识分

子对新学新知的认识逐步加深、对西学西艺的理解

逐渐深入,他们关于现实的思考和社会的实践也在

渐渐深化, 慢慢意识到西方文明及制度的先进

性———包括对报刊这种强大的大众传媒及宣传工具

的作用、功能、属性、特点的了解和认知同样在持续

深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三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语)当中,中国传统文

化亦处于急遽转型时期。 来势汹汹、裹挟一切的西

方各种科学与技术、学说与思想,这些“舶来品”在

中国大地快速地传播及转化。 先进的文化、强大的

科技要普遍地传进来,进步的思想、领先的理念要广

泛地涌进来,那么,报刊毫无疑问必须参与这个进

程。 这是因为,百年前盛行的报刊是人类社会第一

次真正掌握的深具权威性与公信力的大众传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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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强大的传播“伟力”和宣传“威力”,是任何

政治改良运动、变法图强实践都绕不开的宣传工具、
舆论空间,古往今来无一例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旧邦维新,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过程中的

重要原则之一。” [5] 故而,维新旧制度、变革旧体制

需要报刊的极力宣传与大肆鼓吹,促使亿兆百姓从

臣民向公民过渡,报刊的教育与启蒙同样不可或缺。
鉴于清末民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国

防等国家时局(包括国际形势)的糜烂不堪、日薄西

山,许多报刊知识分子基于他们的办报实务与从业

经历得出了向现代转型、向文明过渡的锢弊已久、积
弊沉疴的封建中国“亟宜推广日报”的重要结论,郑
重提出报刊愈多则人民愈聪明、报刊愈多则社会愈

进步、报刊愈多则风气愈开明的观点,要求在“滞

留”“壅塞” “踽踽独行” “蹒跚摸索”的“老大中国”
大力推广报刊、积极普及日报,主张在中国境内遍设

报馆、遍立报社,要求国家和社会大兴报刊、大举报

业。 处于严重民族危机的“非常时期”,提振报业、
广建报馆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以此推动中

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农耕文明过

渡到工业文明。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个

国家或民族如果长期自我封闭、自我囿限或墨守成

规、故步自封,那么它将落后于时代大潮、落伍于世

界大势,最终被历史残酷地淘汰出局。
所谓“亟宜推广日报”,既指的是时间和空间上

的迅疾,又指的是态度和立场上的坚定。 这里的

“亟”是强调兴办报业、昌大报社、形成庞大的报人

群体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行业和正规职业;掀起国

人办报高潮是一件刻不容缓、当务之急的大事要事,
甚至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事关国计民

生与国是民依。 当时,报刊这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的公共事业与大众行业,是国家对外形象、国际声誉

及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集中体现,抵抗帝国主

义列强的入侵与进犯、夺回与维护中国自己的利权,
都离不开大规模办报和大批量创刊。 更何况,晚清

之时中国报业步履维艰、如履薄冰,与国外新闻传播

事业相较尚未发达、远未崛兴,自当孜孜以求进步、
骎骎设法推广。 这里的“宜” 是突出发展报业是于

国于民大有裨益的事情,当此之时极为适宜和妥帖、
极其合宜和贴切;特别是造育“新民” 必须通过报

刊、启悟公众必须经由报章,改造积重难返、流弊泛

滥的国民劣根性同样离不开报刊的宣传鼓动与传播

扩散。
显然,培育民主共和、文明富强的“崭新” 国家

和聪明智慧、崇德尚品的“新质”国民,没有报刊参

与和撑持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报刊

是当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并被真正掌握的最为高效

和最为实用的宣传利器和传播工具,突破了传统传

播媒体、简易传播手段的时空限制,堪称比较完美的

“第一方阵”大众传播媒介。 报人们深以为然的是,
作为媒介发展史上近代文明之利器、思想文化之载

体、政治民主之工具、基本知识之平台、启蒙民众之

灯塔、指引光明之火炬,报刊及其刊登的各类文

字———公开的新闻报道、公正的媒体评论、发表的文

学作品,其背后承载的思想与文化、传播的信息与资

讯、发布的价值与观点,于个人于民众于社会而言都

非常重要,于国家民族、于当下未来而论均相当

珍贵。
中国的“先进分子” 特别是自许为“先知先觉

者”的报刊知识分子,纷纷引进国外各种学说、大力

昌言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思想,将覃思与探索民族复

兴的道路及其方法的目光投向欧美发达国家,给传

统守旧、封建保守的中国带来了一股股“新鲜血液”
和“清新空气”,让原本已经腐朽不堪、喑黯许久的

古老国度———好似“深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 (鲁迅

语)和“一具长时间躺在棺材里的木乃伊” (马克思

语),如同被突然置于民主、科学、博爱的空气中和

暴露于平等、自由、文明的阳光之下一样,新思想、新
文明、新风气涤荡着旧中国、旧社会、旧传统,洗刷着

旧时代、旧风俗、旧理念,催生了中华大地汹涌澎湃

的新的社会思潮。 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渐变中

的报人群体探时弊而求发展、针疣痼于膏肓,他们不

甘屈辱、决意振作自强,不甘为奴、决心奋起直追,始
终站在救亡图存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群体,“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而且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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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社会制度” [6] ,表明了作为榜样和示范的知识

分子报人初步具备现代眼光、民主理念,对于如何向

西方寻求救国道路、救民真理的理解与认识在逐步

加深。 自此,他们为推翻清朝腐朽黑暗统治而奋笔

疾书、大声呼喊。
这些昌言改革、力主维新的新型报刊知识分子,

当仁不让地成为救国救民、 救亡图存的仁人志

士———社会改革的探索者与自强求富的先驱者,他
们深怀一颗忧国忧民、胸怀苍生的爱国之心,怀揣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理想。 面对民族阽危、国家

倾颓,他们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通过

自己的奔走呼号、大声疾呼挽救社会颓风、拯救政治

时弊,通过自己的舍生忘死、取义成仁化解民族生存

危机、避免国家沉沦堕落。 这些爱国爱民、开明开

放、觉醒觉悟的报刊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社会良

知、监测国家风险、身怀家国理想、满怀报国志向的

先进文化“新人”,而且要运用自己刚正不阿的“笔”
与仗义执言的“舌”,

 

察机微、规时势、综本末、正人

心、开风气、引潮流。 他们延续着“以文辅政” 的清

议风骨、赓续着“以文论政”的文人风气,为国家民

族复苏及重振“鼓与呼”,也为天下苍生福祉及利益

呐喊与呼吁,被时人赞誉为“舆论家” “新式文人”
“启蒙思想家”,被普遍视为社会进阶的推动者、国
家前进的引路人、文明演进的助推者、未来发展的寻

路者。 事实上,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报刊知识

分子,通过他们手中犀利且辛辣的“笔”,大胆揭露

封建王朝的腐朽与败落,无情揭破军阀独裁者的昏

聩与愚昧,替人民利益发声、为老百姓代言,捍卫国

家尊严、拱卫民族地位,承担教育人民的导师、规避

风险的引航员之职责,为国家自强与民族振兴刮摩

淬励、起衰振隳。

二、“重报”乃强大国家、振兴民族之根本

报刊是一种带有“公共意见” 特质的意见交换

系统,该系统因其定期固定出版、带有制度化特征以

及产品实现了技术化的大批量统一印刷,为人们提

供了公共讨论、彼此互动、信息交流、情感共鸣的平

台与空间,报人凭借媒体和舆论构成“报刊-读者”
共同体,使其言论成为近代中国一种新的资本并影

响近代政治进程。 于是,报刊知识分子强调不仅要

在国内遍设报馆,而且要形成尊重报人的社会氛围,
重视并发挥报刊的作用是强大国家、振兴民族的根

本之途。
报刊对于一个渴望变革、希冀改良的落后国度

的极端重要性,不少报刊知识分子兼维新思想家有

过精彩的论断。 来华传教士花之安论析说:“凡类

于书史有益于身心者,吾人皆常博览,以增识见,以
开智慧,则新闻纸之设此其选也。 盖新闻纸之文,上
自朝廷百官,下及商贾庶民……即今日之时势,今人

之是非无不畅谈,不必趋避。” [7] 近代以来,在成百

上千来华传教士的引介下和兼具中西学问新式知识

分子的模塑下,近代报刊在中国得以迅速地发展起

来,读报阅报变得越来越盛行,办报办刊成为一种文

化潮流和时尚。 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报刊知识分子

已然认识到,中国要驯致富强,就必须首先进行内政

外交诸方面的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兴办报业,发
挥报刊之先导作用。” [8] 所以,这些倡导者们不遗余

力地办报甚至不惜多方募捐、举家借债,也要把报馆

开遍“中土”、报社遍及“陬壤”,仿佛是一种天然的

使命,目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了解报刊、走进报

刊、重视报刊、投身报刊,通过他们的奋勉努力和笃

志行动,广泛宣传报刊的社会作用及报刊对社会变

革的影响。
清末民初报刊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报馆与国家

大有关系、报刊与社会密切联系,而且这种“理念”
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共

识,诚如徐宝璜先生所论:“新闻事业,为神圣的事

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 [9] 以英

美发达国家为例(包括后起之秀的近邻日本),它们

自近代以来普遍设立了议院、报馆、大学、博物馆等

政治讨论、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及公共舆论机构,人
们因此得以“开智”和获得“启蒙”。 正如《申报》评

论的那样,一旦报刊遍布国内,可以“通上下之情,
知四方之事,凡国家政教之损益,民间风气之厚薄,
无不备载于中。 广增见闻,通知时务,便利商贾,攸
关教化。” [10]

对于一个“被动”步入现代化、被迫卷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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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国家及其人民而言,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体,
犹如遍布人体的神经系统、好似人身的血脉经络:言
路通畅通顺,则民心通顺、民情达练、化民成俗。 言

论履职尽责则社会安康、政治清明、政府廉洁;舆论

公道正派,则社会价值标准公道合理、民众行为举止

正派刚直。 正是基于报刊肩负着其他文化、教育、学
术机构或行政部门无法替代的社会角色、政治功能,
报人群体承担着其他社会职业或行业工种难以复制

的文化使命、宣教功用,出类拔萃、昌明进取的报人

知识分子冀望: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成百上千的报

馆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或者说在中国辽阔疆域上巍然

挺立;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设有

报社,出版至少一份日报或新报。
与其他一般性事物不同,“新闻纸”事业拥有了

难能可贵的“公共益处”———先天的优势及得天独

厚的长处;报刊理论家、实业家普遍认为,究其缘故

是因为报刊之“议论”握有了“直言不讳”的话事权、
报人之“秃笔”掌握了“公共舆论”的话语权,进而拥

有巨大无朋的言论力量与难以撼动的评论份量。 穷

苦的底层老百姓与显赫的达官贵人相比,肯定处于

下风位置与不利境地,无权无势的普罗大众必然难

与有权有枪的军阀政客相抗衡或争锋,他们通常被

视为天然弱势、天可怜见的一方。 然而,独立自主、
自负盈亏的中国报刊为民代言哪怕触怒权贵也在所

不惜、为民请命即便侵犯了强权霸道者也毫无畏惧,
维护新闻的自由,保持报刊的独立,确保言论的

公正。
报刊是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等都十

分看事的救国“利器”,乃至于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

步。 开蒙与觉悟的报刊知识分子对报刊“情有独

钟”,利用报刊明是非、辨真假、存公理、发谠论,运
用报刊发微阐幽、揭橥真理,他们目光如炬、明察秋

毫,笔底波澜、史笔如铁。 之所以这般“看重”报刊,
是因为它集“新闻纸” “传达纸” “公文纸” 于一身,
传上下之意、达内外之情。 中国报人群体利用报刊

来广播知识、发表言论,不仅刊载商品讯情、商业行

情和发展商贸事业,更多的是“立言”和“立论”,宣
传党派理论、传播政治思想、推动维新变法、消弭各

种积弊、诉说黎民痛苦、启蒙群众智识。 中国发展的

未来,报人应该作为探索者、力行者承荷先驱之使

命;民族前进的方向,报刊应该作为历史的前行者、
先驱者而肩荷前导之旗帜。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报刊知识分子奋力掀起了

多次办报高潮,其中以政论报刊尤为显著,“中国知

识精英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之

起点或主要手段,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景

象。” [11]这些新的传播渠道一旦发现、发表体系一经

沟通,可以把分散的个人观点及意见迅速地集中起

来并加以有效放大、扩散或予以极力鼓吹、灌输,现
代公共舆论及意见领袖由此在中国开端。 清末民

初,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改革家、宣传家及知识分

子将报刊作为参政议政的平台及党派竞争的手段,
他们或借助合法的手段或依靠租界的特殊地理位

置,努力构建相对独立、避免掣肘的话语体系和全新

的公共舆论空间,由此形成社会批判言论系统,突出

“笔杆子”摇旗呐喊的言论力量。 如此,报刊赢得了

民心士气,整个社会尊重报刊及其代表和反映的舆

论;报人获得了权威地位,全体民众尊崇报人手中

的笔。
仅仅大力创建报馆、开办报社还远远不够,还要

重视和发挥这些报馆报社的作用,突出和彰显这些

报馆报社的职能。 对于从事报业者,形成全社会共

同重视、共同来做的浓厚氛围,让报人拥有较高的社

会地位和名誉,成为令人向往的职业和追觅的“明

星”。 那么,中国社会不光要“重报”,更要兴报、强
报,中国民众要爱报、护报,身体力行维护报刊的运

行,义无反顾呵护报人的工作,把“重报”的思想贯

彻下去、“重报”的行动落实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黑暗的封建时代和专制的北洋

军阀时期,封闭某家“良”报馆、逮捕某位仗义执言

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为清流一时所惋惜、为大众一

时所哀叹,但又同时受到正直高尚、善良忠贞之人的

崇敬。 所谓“重报”,就是要杜绝强权随意抓捕报

人、捣毁报馆,钳制口舌、限制言论,精心构建报刊健

康成长的社会氛围,悉心为报人开展工作保驾护航。
报刊知识分子兼维新思想家反复重申,报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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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报人之实践,“倘能够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

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国帑无虞匮乏

矣。” [12]通过遍设报馆、遍开报社,“务使上下无扞格

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

期矣。” [13]如此一来,国家有了耳目、人民有了喉舌、
政府有了木铎,于是“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
惠得以下逮。” [14]报刊知识分子一再强调,报刊职能

的不可或缺,报刊角色的无可替代,突出了“为传递

文化之利器、指导社会之南针” [15] 的角色,彰显了

“良以报纸为代表舆论机关,苟能根据理性、发挥公

平,不但足为社会之南针,且可以戚学校之良友,凡
一国民智之发展,其机纽实利赖之” [16] 的功用。 自

那时起,报刊慢慢成为社会舆论的触发者和公共评

价的引导者,进而构建起相当强大的文化宣传与思

想灌输的攻势,亦成为时代的先声、潮流的前驱、人
群的向导,被高度赞誉为“世界之明星,国家之宝

筏,人群之木铎,社会之南针,刍荛直陈,籀轩斯

采。” [17]在报刊知识分子眼里,报刊是启迪民智、引
导民族“再优质不过”的工具,是启蒙大众、引领民

族“再正确不过”的路径,林林总总的报刊、遍地而

设的报馆使得国家犹操舟之有柁、罗盘之有针、趋向

既定而后驶行求前。 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渐

次开化的社会都要求报刊知识分子———也包括报刊

知识分子本身自觉地认为,他们这些先觉先行者,为
民族之先知、社会之南针,亦为未来国家之导师、将
来社会之表率。

所谓的“重报”,是就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而

言,而不仅仅指的是政府部门或报刊行业。 因此,国
家要致力于增加报馆的数量、提高报刊的价值及提

升报人的地位:一是重视出版、发行、零售和订阅报

刊等工作,广泛兴办报馆、建立报社并形成覆盖全国

的报刊网络,吸纳社会各领域精英人士从事报业、参
与报务并培育报界名家,看重并发扬报刊的说教及

宣导功能;二是重视报刊登发的各种文章尤其各类

评论性文章(政论、时评),遴选并择取报上所登载

文章的政治智慧与革新谋略,采纳对社会发展与政

治改良科学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清末民初,“重报”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共识,由

此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社会思潮———时人称之

为“重报主义”。 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社会思潮

一样,报刊知识分子主张“报刊为本位”,即报刊为

立国、兴国、强国的根本之途,通过报刊传播西方先

进思想学说、推动中国社会改革与文明进步,要求国

家予以重视、政府予以扶持、民众予以支撑,以多种

手段刺激本国报业的发达、促进本国报界的前进,以
确保国家和人民获取足够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

资源,进而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至少不被列强所凌辱和欺侮,其终极目标是

国家 “驯致富强”、民族 “渐次崛兴”、人民 “ 豁然

觉悟”。
面对近代以来外侮日亟、他国凌夷、列强环伺、

虎视鹰瞵的危难时局及民族危亡、国势羸弱、人民愚

昧、民智未开的困窘情势,如何改变国弱民困、封建

颟顸、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之险境,如何改变政治晦

涩、经济凋敝、民众蒙蔽、官僚昏聩之现状,开明开放

的报刊知识分子们深以为然的是必须维新国民、开
启众智,必须灌输学说、改良风气,必须转移风俗、陶
冶国民,必须借助西方社会普遍设立的民立报刊、现
代教育、议院律法等手段和工具的伟大力量。 如果

没有报刊深度参与,社会的变革就难以实现、国家的

改良就难以完成、民主的进程就难以进行、人们的脑

质就难以为之一变;就这个意义而言,“报刊是知识

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 [18] 。 这些办报诉求的

提出,是因为“他们较了解近代报刊在西方国家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重视报刊反映民情、传播时事

及拉动经济的作用,从而积极地参与到早期国人自

办报刊的活动中来” [19] ,他们把办报设刊放在极为

重要的位置,形成了“重报”思想和塑造了“重报”精

神,并为之不知疲倦地去履践和实施。

三、报刊知识分子须担当政治责任和

履行宣教义务

　 　 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时代和历史、社会和大

众赋予了当仁不让的神圣“天职”———“在上为君耳

目、在下作民喉舌”。 作为社会信息中枢和传播中

介,报刊既上传下达、互通有无又去塞求通、传播天

下,这是其他社会事业无法替代的职能、其他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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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难以比拟的功用,消除文化、思想之隔膜与“信息

不对称”,承担社会教化责任、政治引导职责。

(一)报刊和报人应该报道真实的新闻、传播

正确的消息和发布准确的资讯

清末民初,国内出版发行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

的报刊可谓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它们往往既传

“信”、又传“疑”,有可能连报社、报人自己也搞不清

究竟人物孰是孰非、新闻谁真谁假、事件来龙去脉。
因此,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不免会出现百密一疏、鱼龙

混杂的情况,或有意为之、无心之过,或哗众取宠、博
取眼球,或道德失守、伦理失范,让一些无稽之谈、无
根之语混入版面,难以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论
说时评的公平公正,其新闻传播活动在准确度、可信

度、思想性、启发性、教育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

空间。 真实的新闻、准确的报道和客观的评议始终

是报刊的生命线和底线,任何发展时期或阶段,报刊

要做到公道正派、报人要做到耿介正直,始终坚持

“事实求是”的新闻写作及报道原则,将真实性、正
确性、准确性视为安身立命的命脉;诚然,这有待事

实检验和社会核实,有待报人职业素养的提高。 循

此,报刊立论要坚持大公无私、不偏不党,主张不带

私心与偏见、不带预设立场与观念,评骘事件、品评

人物必须完全遵循客观实际及是非标准,严格按照

“中立者”的立场、“纯客观”的标准进行客观报道和

叙述、开展良心评论和引导。 报人对事实进行客观

陈述、真实描写、公道评议、公正评价,胸怀坦荡、开
明包容、境界崇高、格局超拔,“如饮狂泉” (梁启超

语)之“报章”才能具有强大的文字穿透力量和思想

灌输价值。
毋庸置疑,摆出事实、中允评析,新闻报道才会

有力量;表明事实、叙述中正,舆论宣传才会有说服

力。 新闻报道以是为是、以非为非,针砭时弊、激浊

扬清,实事求是解读事件、公道正派品读人物,不遗

余力地探索事物的本来面貌、挖掘新闻事件及其人

物背后的真实性、客观性,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及事

件的全貌。 报刊上面登载和发布的所有文字务必准

确无误、真实可信,本着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
历史负责的审慎态度采写、编发各类新闻,务必坚守

新闻真实性的底线———报道事实原原本本、编辑写

作认认真真、点评议论公公道道。

(二)报刊和报人应该而且必须针砭时弊、指
斥权舆

“指伏摘奸”对于担当“审判官”角色的报刊及

担任“话事人”的报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
则,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职。 报刊是正义的象征、舆论

的指针,而报人是不是法官的“大法官”。 所以,不
光报馆、报人自己充满凛然正气且浩气长存,还要奏

响社会的正气之歌、发出民众的正义之声,扶助人间

的正道与沧桑。 正当、规范、合法的舆论监督需要报

刊报人拥有极大的勇气,正确深刻、犀利洞彻的大众

媒介批评同样需要极大的传播智慧、政治手腕、文化

气度和媒体格局。 虽然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

理由充分、合理,但是弄权祸国、偷奸耍滑、心怀叵

测、鱼肉百姓之奸佞还是会情有不甘、心中恼怒,他
们肯定视公正的报道和正义的报人为眼中钉、肉中

刺。 封建时代和北洋军阀时期,封闭某家仗义执言

的报馆、逮捕某位耿直忠赤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为
清流惋惜、大众哀叹,但同时受到正直高尚、善良忠

贞之人的崇敬。 不惧刀枪斧钺、不怕鼎镬之刑,是中

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文人风骨、清议风采,也是中国

社会及民众认可与赞许的“大丈夫精神”。 从这个

意义而论,如能留名汗青、书写辉煌,报人必将舍生

取义、不改初衷甚至虽九死其尤未悔,报馆必将负重

前行、踔厉奋发甚至以此为骄傲、以此为荣光。 报人

向社会呼吁,希望“吾道不孤”:他们谏言社会,与之

同志相合、旨趣契合的报馆越来越多;他们倡议报

界,担当道义、辣手著文、遵从公理、论扬公论的报刊

不断涌现,开通民智更要开化官智,传播知识更要传

递智识。
无论如何,报刊总是要对于国家内政外交等大

事说一说、议一议,在大是大非面前主持正义、维护

公平,在公道正义面前但说无妨、直言无忌;报人毫

无疑问地站在普通民众那边、与有权有势的官僚巨

贾针锋作对,替底层民众 “发声” 及弱势民众 “代

言”,首持公论,力任开化。 报刊传播的民主思想、
报人传布的民权观念使得底层民众的思想开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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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开启,“脑质为之一变” 并逐步具备民主共和思

想,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撼动了军阀专制

堡垒。

(三)报馆言语过激或态度偏颇“不合时宜”
报刊发出的声音与传播的观念、报人站稳的立

场与表现的态度,应该“允执厥中”和“抱元守一”,
不偏不倚发大公之论、无党无派出公道之声,居“中

间人”位置,立“第三方”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

崇尚“中庸之道”,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普通百姓的基

因里向来履践“中庸之法”,坚决摒弃矫枉过正与过

犹不及,这是一种大智慧、大谋略。 报刊之新闻报道

须不偏不倚、大公至正,报人之陈述指称须不左不

右、中立中肯;否则,报馆之言论过激或观点偏颇会

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官长来说,则有莠言乱政、妄事

攻击之嫌恶;对于社会来讲,则有畏避权贵、依阿取

容之讥诮。 许多时候,报馆报人的所作所为处于进

退两难的尴尬之地———做又不是、里外皆非,真可谓

是进退失据、羸角跋胡;假使真的处在如此之两难的

处境,又怎能担负批郤导窾的神圣职责? 妄事攻伐、
莠言干政、搬弄是非、轻佻嬉戏,是清末民初时不少

报刊及其主笔的重大缺陷之一,有违新闻伦理、有悖

传媒道德、有误职业操守。 一些不良报刊及无德报

人讨好权贵、依附势力、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崇洋媚

外、欺上瞒下等为时人所诟病,表现出极大的不公正

和不公道;“屁股” 一旦坐歪了,观点及态度同样会

跑偏。
其实,带有情绪的新闻报道,或多或少有失偏

颇;带有预设立场的新闻评论,或明或暗剑走偏锋;
带有主观臆断的论断,或隐或现盲目摸象。 换言之,
言语激烈,难以心平气和、理性明智地开展新闻宣传

工作;态度偏激,难免陷入孤芳自赏、刚愎自用;观点

片面,往往得出片面结论,或其论点以偏概全、一叶

障目。 必须提出的是,报刊的评说、议论和报人提出

的观点理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并不具备法律或行

政意义上的(强制)效力,只能从新闻舆论及媒体批

评上予以曝光或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 舆论虽然充

满力量但却不是万能的、言论虽然声势颇大但不过

是一种“软约束”,尤其难以抗拒一意孤行的军阀、

固执己见的独裁者、势力滔天的权贵,再硬的笔杆子

也无法与强悍的枪杆子相颉颃。

(四)报刊在保持经济独立的前提下才能保

证其言论自由不被金钱收买或豢养

开办一家经济独立、言论自主的报馆,在清末民

初那个阶段相当不简单。 近代以来,中国不少报刊

都旋起旋灭、昙花一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缺乏

经费的保障、缺少资金的挹注,因资金链断开而被迫

“中辍”。 办报需要充裕的金钱,维系报馆日常经营

和运作同样需要不菲的费用。 特别地,报刊拥有足

够的财富和经费,才能不被利益所驱动、金钱所收

买、财阀所利诱、政客所诱惑,进而保持思想的独立

性、言论的自主性、市场的主体性及舆论能量、政治

尊严、社会声誉、传媒地位、媒体名望,经济独立自主

是报刊独立自主的前提。 报人要想秉持客观报道、
公正评论、无私无偏原则,就不能仰人鼻息、受制于

人;要追求真理、寻找真相、还原事实、揭示内幕,就
不能被金钱击倒、利益迷惑;要为人民发声、为正义

直言,就不能被不义之财俘虏、收买。 权贵也好财阀

也罢、官僚也好资本家也罢、政府也好洋商也罢,倘
若报刊报人竭力做到“为公平正义、做社会良知”,
资本不能左右扭曲、金钱不能捆绑驾驭,“这是自新

闻事业诞生以来,便被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20]

然而,报刊及报人过度强调营业性、过分追求盈

利性极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甚至是结出“恶

果”。 唯“金钱”马首是瞻,视“利益”为第一要素,这
样的报刊报人既没有社会责任感、也没有生命力。
任何报刊报人端上了别人的饭碗就要做到吃别人的

饭、说别人话,这不仅是公权力的私用和滥用,本质

上是“以权谋私” 的腐败。 因而,报刊在突出营业

性、强调盈利性、追求经济性的同时,时刻不能忘记

自己的社会责任、媒体责任、公益责任;报人必须铭

记自己担负的文化传承、知识灌输、教育普及等神圣

使命,统筹营利性与公益性、营业性与事业性。 所

以,办报既要兼顾事业性与经济性、又要平衡营利性

与公益性,任何时候都要以文化事业为中心、以公共

利益为核心,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出卖读者利

益、牺牲公共福利。 在报人看来,报刊营利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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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手段,他们扮演的角色是报刊家而不是报商。

(五)办报是一个需要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的行当与事业

从精力或精神角度上讲,专职从事新闻传播事

业者往往比一般人要焦神劳思、不遑寝处,不仅要挖

空心思作文、殚精竭虑发论,而且知识面要比普通人

广泛而渊博,既是专才也是全才、既是通才又是杂

家,敢为天下先、为生民倡,善于鼓动风潮、造成时

势,比如英敛之、邹韬奋等人沉潜时务、精进时事、研
习时政,重视报业市场的拓展、营销手段的推广、广
告招徕的效率等。 更何况,“业新闻纸者”还整日处

于畏惧禁锢言论自由的“法纲”和钳制正常有序论

说的“权网”,担忧或恐惧陷入官司或置身麻烦等的

担惊受怕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从事新闻与传播事

业及其相关实践活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
是一桩需要下苦功夫的事业,需要奉献精神,呼唤敬

业精神,胸怀国之大者。 事实上,早期的报馆也不太

盈利、赚钱甚至要折本、亏损,所以“非至愚者、何乐

出此?”以办报为终生志业的先进报人知识分子群

体,就是存续那么一点“愚昧”或抱有那么一丝“顽

固”,执著的信念、坚守的理念、坚韧的挺立、献身的

精神,正是报人群体镌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的

鲜明气质与特征。
报人知识分子是典型的近代报人兼传统文人,

既有较为崇高的新闻理想和职业追求,又有坚韧不

拔的新闻道德和伦理品质。 他们不怕受累、不辞辛

劳、不惧官府、不畏人言,不问收获埋头苦干、不问前

程风雨兼程,做社会维新的对症药、当政治改革的顶

门针,这些深念国忧、心系民瘼的爱国报人矢志不渝

地追寻办报理想并以之为终生“志业”。 清末民初

报刊知识分子始终践行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

公” [21]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把办报作为践行“以

文辅政、以文参政” [22] 的重要途径,为百姓伸张正

义,为社会呼吁和平,为国家争取权益,为民主大声

呐喊。 他们身上既有处士横议、道路传铎的精神面

貌,又有采择刍荛、问计苍生的精神气质,始终想带

给苦难深重的国家以民主气象和舆论风尚,促使积

弊丛生的国家以开明态度和开放胸襟。 人就是报、

报即为人,报刊不仅成为报人们思想与理念的延伸

及拓展,而且成为他们浓郁“家国情怀” 的集中展

现,将其爱国主义“精气神”展露无遗。

四、结语

以英敛之、王韬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报人论扬道:
“报馆为国民耳目、喉舌。 善之者,则监督向导、转
移社会,天职非轻;恶之者,则处士横议、颠倒是非,
憎兹多口。” [23]清末民初创办的众多报刊甘作国民

的“耳目”和“喉舌”,是国民利益的维护者和国民福

祉的代言人,不仅扮演“监督政府” “向导国民”的天

职,而且承担“转移风俗”“灌输知识”的任务。 面对

清末民初国家衰败、民族式微的情势,主张师法资本

主义国家的先进报人,“希望以知识分子兼天主教

徒的身份拯济天下、献身社会” [24] ,同时冀望其他先

进的报刊知识分子也和自己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中,“一代一代新闻人用开山辟路、以启山林的探索

精神,不断思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总结实践中的

办报经验” [25] ,其中最为重要一点就是报刊要有益

于人民、报馆要有益于国是、报人尽己之天职。 新兴

的办报机构和新式的报业机关不仅是国家的侦察兵

和瞭望哨、也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为国家和社会收

集信息、研判情报、提供咨询、充当智囊、建言献策、
贡献刍荛,为民族和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

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诉求,反映社会舆论和人

民意志,为推进国家维新、社会改良而笃行“我有笔

如刀”,并为之奋力摇旗呐喊。 社会需要公平公正

的“良心报刊”,公众呼唤有正义感、使命感的“良知

报人”,闻达敏捷、承荷道义的报刊知识分子是时代

的“眼睛”、国家的“参谋”、社会的“良心”及公众的

“向导”,这一点百年未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今

日之转型的报刊知识分子更应赓续与弘扬。
近代时期,国势衰微至此、民族沦落至此,没有

什么比民族复兴、国家重振更加重要的事情,没有什

么比开启民智、挽救愚民更加紧迫的任务。 对于极

度贫困、衰弱的旧中国而言,要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

面貌和唤醒大众、振起人民,报刊知识分子作为“先

觉觉后觉者”必须充当新文化的宣传者、新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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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新民人的启蒙者,在办报强国、新闻救国方

面“担纲领衔”,在鼓舞士气、激励斗志方面“走在前

列”。 有鉴于此,一批批开明开放、坚毅果决的报人

群体敏锐且预见性地指出,在“中土”推广和扩张近

代报刊,正合时宜且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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